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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詩曰：　　三年謫宦思歸遲，萬古惟留楚客悲。

　　秋草獨尋人去後，寒林宮見日斜時。

　　漢文有道恩猶薄，湘水無情弔豈知。

　　寂寂江乾搖落處，問君何事到天涯。

　　卻說亞父在府中，預知小主在常山被鄒家拿獲之事，即吩咐袁達：「速備你的戰馬，出離臨淄城七十里，界牌口松林中埋伏。

如此這般，速去速來，不許有誤。」袁達領旨，改換衣帽。帶了兵器，單人匹馬，出離南門，隱身在黑松林內埋伏不言。

　　再說鄒家兄弟，扶著小主，洋洋得意，夜宿曉行，已到界牌口，鄒剛道：「此地離城不過七十里，快些趕進城去。」家將不敢

怠慢，催著馬急走，袁達在松林中等候多時，見東南上塵頭大起，知道官軍來了，連忙上了烏獺豸，催馬出林，攔住去路，口裡作

歌曰：

　　學採樵，學採樵，砍倒大樹有柴燒。

　　有人若在林前過，十個駝馱留九個。

　　若是不留買路錢，一鞭一個草裡臥。

　　那官兵看見，不敢前進，圈馬回至公子跟前，報啟二位大爺；「我兵不可前進，有截路的強人，乞令定奪。」公子道：「有多

少強人？」軍兵道：「一人一馬。」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一人一騎也敢截路，你們好生看住狗子，等我當先。」二位公子舉著雙

劍，催馬當先，大喝：「強賊，你既然乾這剪徑的勾當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你截那經商買賣的人，彼有資本給汝，買命還家。我乃

當朝國舅，奉旨往常山請太子回朝，你膽大包天，敢來問我取買路錢。好好的閃開，萬事皆休，若是遲延，叫你目下傾生。」袁達

大叫一聲：「好奸黨，你不提起國舅便罷，若提起，你沒有金銀休想過去。」國舅道：「沒有金銀送過，你怎麼呢？」袁達道：

「鞍馬器械我都要。」鄒剛聞言，只氣得三屍神跳：「好大膽的強人，諒你有何本領，敢發這等胡言，莫要走，等我取你狗命。」

言罷，催馬舉起寶劍來就砍。袁達道：「來得好。」閃過一邊，一兜馬架開，袁達力大鞭重，把鄒剛虎口都震麻了，那刀不知飛到

何處，慌忙轉馬加鞭敗走。

　　袁達哈哈大笑。鄒諫看見：「氣死我也。」高叫「休得撒野。」一催馬，手提劍望頂門砍來。袁達暗笑：「你也動手，我若狠

一狠，恐怕違了南郡王的嚴旨。也罷，與他個利害，教他回去報罷。」袁達見鄒諫的劍望頂門而來，用鞭往上一迎，只見甲葉齊

飛，肩膀挨了一下，打得抱鞍吐血而逃。五百家丁同二位國舅亡命飛跑，跑得無影無蹤，單單剩下一個孤存太子綁在馬上。袁達看

見殿下，滾鞍下馬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千歲在上，微臣開國侯救駕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小主睜眼一看，認得是袁達，大叫道：「將軍

來救我。」袁達把小主抱下馬來，用小刀割斷繩索。小主喘息已定，往四里一望道：「將軍，我兩個舅舅和五百家丁往那裡去

了？」袁達道：「被微臣鞭打得他無影無形。」小主道：「難為大將軍救我一難，死亦不忘你之功，怎麼你知道我有難，來救

我？」袁達道：「臣是奉南郡王的差遣，特來救駕。」小主道：「原來亞父的妙算，救我一命。如今還叫我那裡逃生？」袁達道：

「臣保千歲往西南方逃走，自有安身之處，請自放心，不必挨遲，及早上馬，臣還奉送一程。」袁達抱小主上了馬，自己上了烏獬

豸，先引著路，拉住小主的馬，往西南而走。走有百里之路，寓臨淄城有二百餘里，袁達下了馬。小主道：「你為何不走。」袁達

道，　「請千歲下馬，君臣在此分別矣。」小主道：「再送一程。」袁達道：「臣領南郡王之旨，不敢有違，請千歲下馬。」小主

流淚，無奈下了馬，拉住袁達的袍袖說道：「大將軍，你教我往那一方去呢？」袁達道：「南郡王言過，教殿下往南走，千萬不可

往北走。」小主道：「你果然在此處撇下孤存，汝心何忍。可憐我年兒輕小，舉目無親，東蕩西逃，雖龍孫鳳子，不如民間之子，

坐享溫飽。惟我何時返國回朝，揚眉吐氣，酬謝你的大功。」袁達聽罷，亦覺慘然，口稱：「殿下，天將昏暮，請奔前途，臣還要

繳旨，不能奉陪了。」言罷，上馬加鞭，灑淚而別。小主獨自一人，孤孤淒淒，大哭一場，只得望西南而去，按下不表。

　　且說鄒文柬，令二子扶住殿下，自己策馬趕入城，竟入昭陽見駕，奏道：「托吾主洪福，果然在青州府常山，請迎千歲還朝。

」閔王大喜道：「果然王兒回來了。快宣入宮來。」文柬道：「千歲尚未入朝，有臣兒保駕，臣特來先繳旨。」閔王道：「有勞太

師迎王兒回朝，孤當升殿，聚集眾文武慶賀。」文柬暗想道：「我只道把太子拿來，怎麼處治，把他來綁了，不想主上這般疼他，

我綁了他還了得麼。」奸臣此時，滿肚胡疑，只得領宮官采女，出十里長亭迎接。

　　且言閔王升殿，曉諭文武，大小公卿上來慶賀。閔王看見亞父在班中低頭不語，心中不悅，請亞父上殿。孫臏出班，朝參已

畢，閔王道：「亞父先生，今日太子回朝，百官慶賀，為何默默無言？」亞父說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紫微星被劫，太子不能回朝，

臣故不敢賀矣。」閔王聞言，龍顏大怒道：「現有太師回報，已請太子回朝，有二位國舅保駕，來至臨淄南門，亞父為何枉談星

辰，可怒之極。」言猶未了，有黃門官啟奏：「今有國丈同二位國舅午門候旨。」閔王道：「何故？接王兒回來了。傳旨快宣入

來。」眾文武往外觀看，只見文柬父子來至丹墀，俯伏在地。閔王口稱：「太師，王兒何在，怎麼不入朝？」文柬叩頭奏道：「臣

該萬死。」閔王失驚道：「孤問你王兒何在，你卻說萬死的萬活的。」鄒剛兄弟奏道：「臣陪殿下回朝，不想來至黑松林中，遇著

一個黑臉強人截路，臣與他交手，那賊梟勇異常，臣兄弟二人帶傷大敗，五百家丁不能抵擋，被劫駕而逃，特來請死。」閔王聞

言，龍目中紛紛落淚，大哭道：「我王兒何處去了，萬里江山倚靠何人。」閔王正然悲苦之處，低頭見鄒家父子尚跪在金階上，心

中大怒道：「好奸黨，孤命你接王兒回朝，你不能盡心保駕，反送王子與強人，留你何用。傳旨，把奸黨父子，推出午朝門斬首。

」駕前官領旨，把奸黨父子，推出午門，班中閃出一家大臣，出班叩參，尊聲：「吾主刀下留人，微臣有保本奏上。」閔王用目一

觀，見是侍講齊東。齊東奏道：「太師父子不能保駕，失去千歲，理當正法。」閔王道：「理當正怯，為何有保本？」齊東叩頭

道：「吾主在上。太師乃當朝元老，焉敢不盡力。況且殿下與太師有親甥之稱，非敢不盡心，實是強人梟勇，以致疏失，望吾主看

娘娘面上，寬恩免死。」閔王聽罷，怒氣稍平，對齊東道：「你也想想，孤這幾年才得太子消息，想他是王親國丈，托他接王兒回

來。不想反成畫餅，情殊可惱。依卿所奏，死罪饒了。傳旨，將文柬父子死罪饒了，推出朝門，永不錄用。」齊東謝恩歸班，殿頭

官挑斷繩索，奸黨父子謝恩，羞愧難當，出離朝門，回歸府中，這且不表。

　　且說閔王，愁客滿面，尊一聲：「亞父先生，孤錯怪於你，言語冒犯，幸勿記懷。」亞父進禮奏道：「臣豈敢含怒吾主，臣知

而不奏，有欺君之罪。」閔王道：「亞父陰陽有准，不知王兒凶吉？」亞父奏道：「龍心萬安，殿下雖然受些驚恐，自有眾神擁

護，龍到有水，並無大害。」閔王道：「孤有相會之日否？」亞父道：「看君洪福如何，臣不敢保奏。」閔王默默無言，袍袖一

展，文武皆散。

　　不言閔工回宮，且說小主，見袁達催馬去了，只得望南而行。只見日落歸西，心中暗想：「天色晚了，往那邊安身？」無奈急

急前行，也不知趕了多少路程，抬頭一看，隱隱好似屋宇一般，連忙行走至前，果然是所古廟。月光之下，拍頭一看，見是東嶽天

齊廟。小主進入了廟門，原來是座破廟，也沒有香火道士，蛛網塵封。小主嗟歎一回，用袍袖將灰塵展淨，把個甕瓶放倒做個枕

頭，將身睡在供桌之上，只見一輪明月，照進殿來，小主想起情由，由不得痛淚心傷，那裡睡得著。挨至天明，神思困倦，合眼之

間，只見陰風陣陣，玉體生涼。忽見一個中年婦人，宮中打扮，來至台前，叫一聲：「王兒，我非別人，我乃昭陽劉后，是你親生

之母。可恨昏君無道，聽信鄒妃賊人之言，賜我絞連喪命。王兒日後得志，與我捉住奸犯，千刀萬剮，方消此恨，即在九泉之下，

我亦瞑目。此地不是你安身之處，醒來向南行至大龔家莊，是你姻緣之地，千萬謹記。天將曉了，就此分別。」將案桌一拍，小主



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夢中之言，句句記得：「想我母親囑咐之言，不可不聽，但不知那龔家莊在於何處？」此時東方發白，

下了案桌，出了廟門，一見大街有人走動，只見推車挑擔，到村中趕市，小主跟著賣買的人進了村莊，天色尚早，見村莊人家多是

關門閉戶的。忽見一人挑擔飯桶，在後徐步而來，小主把手拉住道：「你挑的什麼東西？」那人道：「挑的是飯。」小主道：「與

我些吃罷。」那人把小主上下一看，這般乾淨孩子，大清早就討飯。　「也罷，你跟回家去，與飯你吃，方不致誤我的工夫。」那

人提了飯桶，引著小主，不多幾步進了院子，往裡說道：「當家，這相公討飯吃，你與些吃罷，那也是做好事，我送飯火了。」裡

邊答道，　「你只管去，我知道了。」小主邁步走進院子內頭，只見當家婆走將出來，見了小主，滿面堆笑道：「好個清秀孩子，

怎麼出來乞飯。」小主順口說謊；「我特來探親，手中缺少盤錢，只得尋茶乞飯。」當家道：「到那裡探親？」小主道：「大龔家

莊。」當家道：「你找大龔家莊，這裡是新集，出了村門往西正走，就是小龔家莊。往西南上去六七日才是大龔家莊，好遠呢。」

小主道：「遠也說不得。」當家道：「你跟我進來食飯罷。」小主進了廚房，現成白飯，豆腐蔬菜，吃了一個飽。當家道：「再吃

些。」小主道：「飽了。」當家道：「我看你小小年紀，缺少盤錢，實在可憐，我積得錢五百，送與你做盤費，將就些到大龔莊，

找著親就好了。」小主心中感謝不盡，拜謝了，出門由新集望西南面走，不覺走了七八日，只走得力疲困乏，在路旁歇息一會。

　　天色將晚，小主便問路旁行走的人道：「此離大龔家莊還有多少路？」過客道：「不過十零裡。」小主道：「還可以趕得

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走快些就得，慢些就不得了。」小主聞言，心中暗喜，說不得了，受些辛苦，尋個安身之處，邁開龍步就走，走

得氣喘吁吁，早看見一座高莊，人煙湊集，便問：「列位鄉親，這處可是大龔家莊麼？」居民道：「此處就是了。」小主心中暗

喜，進了龔家莊，觀看熱鬧。剛剛日落西山，小主暗想：「我那去世的娘娘，囑我到龔家莊，如今到了，又不知叫我投那一家好？

如今舉目無親，那裡找尋安身之處。」想罷，心中苦痛，在路旁大哭起來。早驚動眾街坊，圍了上來，這個說，那個問，紛紛亂

亂，小主愈覺傷心起來。不言眾人在街坊圍看。

　　且說龔家莊有一員外，年老有慈心，人稱龔長者。那日在人家赴席回來，在十字街門行過，看見眾人圍著，這員外也向前問

道：「列位看什麼熱鬧，等我也看看。」眾人回頭，看見是長者，忙答：「員外請看，不知那裡來個小孩子，正此啼哭。」員外分

開眾人，把小主看了一面，但見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。員外看見，心中大喜：「好一

個有福氣的孩子。」員外滿瞼陪笑，將手拉住小主的手，口稱一句：「小相公，你家住在何處，姓甚麼？為何不回家，天色黑了在

此啼哭？說與老漢知道。」小主抬頭一看，見一老者，鬚眉皆白，心中自想：「這老頭兒亦知禮，尊我一聲小相公，不似別的村

夫，開口就叫小孩子。」小主止住淚，叫一聲：「老翁，我姓田，家住臨淄坡。只因我父親寵愛副室，將我生母暗害，又三番兩次

圖謀於我，故此逃奔出來，如今到此投奔無門，不覺傷心流淚。」說罷，又哭起來。

　　員外聞言，點頭嗟歎道：「我老漢年迎六旬，想我要個孩子比登天還難，人家有這樣好的兒子，又聽信小老婆之言，把他刻

薄，攆他出來，到此飄流，豈不遭塌了。」便又開言，口稱：「小相公，你今無處安身，何不跟我回去，食現成茶飯，住上一年半

載，有人來找便罷，若無人來找，把你做義子，你心如何？」眾人說：「好好，若員外收留，這是小孩子的造化了。」

　　小主道；「若得老翁收留，感恩不盡。」員外道：「既是情願，就跟我來。列位，有人來找，說在老漢家中。」眾人道：「員

外放心，有我等做見證。」員外辭別了眾人，往家中而來。不一刻到了莊門，員外說：「小相公，你在此等候，我進去著人出來請

你。」言罷，直往後邊，到了臥房。這年高的人吃了幾杯酒，忽然酒湧上來，頭重腳輕，一陣昏迷，倒在牀上，呼呼睡著了，老安

人見員外酒醉，不敢驚動，這且不言。

　　單講殿下在門外，等了多時，不見有人出來，心中疑惑：「難道這老頭兒哄我不成，為何許久不見出來，敢是忘了。」小主滿

心疑惑，樓鼓已起初更。等得無影無蹤，小主道：「不好了，再遲一會，閂上大門，就無處安身，何不先走進去。」

　　主意已定，邁步進了大門，往裡而行。黑影裡過了甬道，只有一個大門，是一個喂牲口的棚，小主轉身奔往牲口猢，看見騾馬

成群，都在吃草。往裡一看，再見一個空棚，並無牲口，裡頭有好多亂草。小主道：「我何不在此棚上權睡。」想罷，跨上棚，將

草掃開，一時困倦，倒下就睡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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